
第 1 页

卷　　首 语

后妃者，古代帝王之妻妻也。汉班固白虎通嫁娶云：“天子之妃谓之后，何？

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谓之后。”本卷所称的“后妃”，是非官方的笼统说法。在

除了女儿和娘，在理论上或宫廷之中所有的女人 事实上，都是帝王一个人

的老婆。说是“老婆”，未免有点学院派，事实上她们都是帝王一个人专用的妓

女。任何一个女孩子，不管为了啥原因，或者是“御选”进宫，或者是贫穷卖身，

或者是大官巨商的女儿被父母献进去，或者是犯了罪全家处斩后，女儿被“没

入”进去，只要身入凤阁龙楼，富贵荣辱、生死福福，就全看她们自己的造化了。

从宫廷斗争和帝王后妃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

洲宫廷。残酷无情，暗无天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至少在中国宫廷中

找不出来。这种情形，随着儒家独尊和帝王专制的发展，越到后来越严重。女

人不但是帝王一个人的玩物，也是宫廷制度下的虫 。

一部廿四史中的著名后妃，若论其相貌，大致还算得伯仲相当，但若品评其

德行，却是贤愚难等，良 难齐，她们或心狠手辣、阴险较诈，亦或是温柔善良、

贤明仁智，都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或光彩，亦或晦涩。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不幸的命运之网笼罩着

每一位后妃。假 有哪位后妃，不顾道德威慑，拼了性命和廉耻去作一番斗争，

那往往会被网网住，在劫难逃。幸运的只是少数，少数冲破罗网、志得腾飞、凤

舞九天的巾帼女杰。

在这些著名十大后妃组成的灿烂星空中，既有吕雉对戚夫人所表现的阴毒

与妒忌，也有杨贵妃使得六宫粉惨无颓色的绝代佳容，要有花蕊夫人那样高抬

外戚，积聚成巨大的隐患与劫难的亡国惨痛，但也有的不失贤明与贞顺，同样以

她们的顾大局识大体，在这五千年后妃史上，组成了一道道属于自己的亮丽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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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帝王后妃史，艳闻逸事不胜枚举。然而玩得最为潇

洒，堪称千古第一大手笔的则只有周幽王：周幽王为了褒姒，废掉

王后申氏与太子宜臼，立褒姒子伯服；倾国之资买褒姒一笑；为搏

美人欢心，竟然不顾亡国丧家危险，大义凛然地燃起了冲天烽火，

点燃了他那黑暗的爱情。褒姒，揭开春秋大裂变的火种之一。

第一章

一笑千金 褒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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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涎降婴

周武王灭纣王后，继成康等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传到了宣

王姬静，已是风雨飘摇。他为了重振周王朝大业，力图加强奴隶主统治，使衰落的周王朝

中兴。然而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奴隶制已病人膏肓。

首先是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在千亩大败而归。宣王本欲再举兵伐姜戎，可是军

粮不充，便亲自在太原料民，之后起驾回镐京。宣王的车驾浩浩荡荡进入都城，疲惫的宣

王不断思索征伐之事，忽然听见一群孩子远远做歌，云：

月将升，日将没； 弧箕箙，几亡周国。

周宣王听了歌后大惊，立刻高喊：“停车！”御者急忙停住车驾，回问道：“陛下，有

何差遣？”

周宣王道“：传令武士，将歌者如数擒来。”

须臾，武士将两名幼童带到车下，跪下回道：“启奏陛下，做歌的人已拿到，原有十

几个人，其余的人一哄而散，臣仅拿到两名。”

宣王低头一看，竟是两名六七岁的童子，只好问道：“方才的歌可是你们唱的？”

其中的一位童子说：“回陛下，此歌并非我等所造，乃是三天前市中来了一红衣小童。

此童极擅长歌舞，城中童子都愿意同他玩耍。此歌是他教我们的，不知何故，一天中满城

中小孩都会唱此歌。”

宣王道“：现在红衣小童在何处？”

童子回答说“：自从教歌之后，早已不知去向。”

宣王听了沉默良久，训斥了小童一顿，下令城中不准再唱此歌，如果有谁再唱，父兄

连同坐罪。

次日早朝周宣王召见三公六卿，问小儿做歌该如何解释。

大宗伯召虎出班奏道： 橜，乃是桑木之名，此木可做弓，故称橜弧。箕，草名，可

以用它编织箭袋，故称箕箙。据臣的拙见，似乎是说国家将有弓矢之变。”

大臣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纷纷解释给宣王听。宣王也不加评论，只是点头，最后道：

“据众卿所言，此歌将预示我朝的一场变乱，朕如果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

的弓矢兵器全部烧掉，不知其祸可否避免？”

伯阳父回答说：“臣夜观天象，歌中所说之兆已成，从方位上来看，此祸根似乎在王

宫之内，与外面的弓矢无关，必主后世女主乱国。何况谣言说‘月将升，日将没’。日者

乃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落月升，乃阴盛阳衰，正是说的女主干政。”

周宣王听了大惊，道：“伯阳父所说朕实不解，自朕登基以来，后宫皆由姜后主持，

其人贤德无比，内外皆知，何况姜后从来不问朝政，怎么会干预朝政？”

伯阳父道：“陛下，谣言只说‘将升，将没’，并非现在之事，只要陛下修德，自然可

以逢凶化吉，不必焚弃弧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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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将信将疑，散朝回宫。一路上低头不语，直奔姜后宫中。

姜后将宣王接入宫中，宣王将近日发生的事和大臣所言一一告诉姜后。

姜后大惊，道：“陛下，宫中也有一件怪事，臣妾正要奏明圣上，不知此事与谣言可

否有关？”

周宣王道“：宫中有何怪事？王后尽管道来。”

姜后道：“今天早上，先王宫中的一位老宫人，年已五十余岁，自先朝怀孕，至今已

四十余年，昨夜半夜子时后生下一女婴。”

周宣王听说后大吃一惊，立刻想到伯阳父的话，“此兆已成，似在王宫内。”他立刻站

起来，抓住姜后的手，急切地问道“：此女现在何处？”

姜后见周宣王对一女婴如此惊惧，急忙回答说：“臣妾认为此乃不祥之物，便令宫人

用草席包裹，扔到二十里外的清水河中去了。”

宣王听了道：“哎呀爱妃，如此不吉之物为何不等到朕亲自处理？说不定此妖女乃是

应时而生、正是‘月将升’中的女祸，理应将其处死，免生祸端。”

姜后道：“臣妾有罪，臣妾这就派人去找。”说完又叫来两位宫人，下令道：“你二人

火速赶往清水河，找到那女婴，当场将其溺死河中，不得有误。”

二人领命而去，宣王又让姜后宣召老宫人问其女的来历。

须臾，老宫人应召而到，三呼已毕，宣王问道：“听说你怀孕四十年，昨晚后半夜生

下一女，不知此女是谁的后人？”老宫人自知有罪，流泪道出一段离奇的故事。

原来传说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据离现在三千余年，当时还是夏桀王的时代，也就是施

妹喜的丈夫姒履癸在位，有一天褒城（陕西省褒城县）有两个人突然化成两条龙，腾云飞

上一千公里的高空，然后又降落在夏王宫中，也许是因为飞累了的原因，二龙落到王宫后

满口往外喷唾沫，而且开口作人言，对桀王说：“我乃褒城二君。”

桀王十分恐惧，想杀掉二龙，命太史占卜吉凶，占卜的结果是杀了不吉利。桀王想要

将其逐出王宫，又令太史再占卜，结果仍然不吉。

太史奏道：“神龙下降王宫，必主祯祥，大王何不用东西将他们的唾沫收藏起来。唾

沫本来是龙的精气，藏起来必有后福。”

桀王点头道“：太史可再占卜吉凶。”

太史急忙占卜，得大吉之兆。

桀王大喜，下令用布帛设祭于二龙之前，取金盘收取二龙的唾液，放在朱椟中。忽

然，雷声隆隆，风雨大作，二龙乘风飞去。桀王命将朱椟收藏在内库。

这个放在宝库中的朱椟，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君主，到到了周朝，又将

近三百年，从未有人开椟一看。

到了公元前八百五十年，周王朝的第十代国王姬胡末年，也就是周宣王的父亲。有一

天夜黑极了，天上的星光被浓云遮盖，守卫王室宝库的卫兵正在认真值班，突然发现从宝

库内射出一道毫光，守宝库的卫兵大惊，以为有人乘黑夜盗宝，急忙察看，原来此光从装

龙涎的朱椟中放出，他不知是何物，又急忙奏报周厉王。

周厉王听了掌库官的报告，不知椟中是何宝物，忙令掌库官取簿籍看，这才知道朱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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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始末。周厉王十分惊奇，想要看一看椟内的龙涎变成了什么宝物，下令掌库官将椟取

来。内臣打开金椟，手托金盘呈上，先王刚刚接过，不小心失手将金盘掉在地上，金盘中

的 ，在庭中的石柱中盘旋，内侍急忙驱逐，元唾沫流在庭上，化成小 却直小的一个元

入王宫，转眼间不见了。

周宣王听了老弓人说到此处，问道：“元鼋与此女婴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老宫人羞愧道；“当时婢子才十二岁，偶然践踏上元鼋爬过的痕迹，心中似有什么感

觉，从此肚腹渐渐大起来，就像怀孕似的。先王怪婢子不婚而孕，败坏了宫廷的名声，下

令将婢子囚起来，永远不能见人，到如今已经四十年了。不料昨夜突然腹痛，生下一女。

宫中的侍卫报告了娘娘，娘娘认为怀孕四十年才生，此非人类，宫中不能留她，下令让侍

卫将其扔入清水河中，奴婢罪该万死！”

说完老宫人伏地请罪。

周宣王见老宫人产后虚弱惊惧的样子，说：“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关。”然后挥了一

挥手说“：退下去吧。”

宫 先前派出去的宫人正好回宫复命，宣王急忙叫宣，宫人急忙回说：人刚刚出去

“女婴已被水冲走，奴婢搜寻一里方圆的水域，没有看见女婴的踪影。”

宣王听了大喜，心想：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孩，一定是溺死或漂走了，决不可能活着。

于是次日上朝，周宣王宣太史伯阳父，将宫中怪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令伯阳父占

卜。结果是：

哭又哭，笑又笑。羊被鬼吐，马逢犬逐。慎之慎之，橜弧箕箙。

伯阳父道：“臣按十二属推算，羊为未，马为午，所谓哭笑者，乃悲喜之象，其卦应

在午未之年。臣以为，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掉。”

周宣王听了大惊，下令全城内外，挨户查问女婴，不论死活，有人捞到献上，赏布帛

三百匹；有收养不献者斩。命上大夫杜伯专门管此事。又命下大夫佐儒督令市官，不准造

卖山桑木弓，以及用箕草编的箭袋，违令者处死。

这两道命令城中百姓已经皆知，唯有乡下村民还没有尽知。

一日，左儒正在城门口巡查，只见一妇人抱着几个箕草编的箭袋，高高兴兴地入城内

来，一个男子背着十几把山桑弓跟在后面。原来这对夫妇住在远乡，不知城中的变故，正

急匆匆赶着入城做买卖，左儒与司市官见了，大喝一声：“快把这妖妇拿下！”手下胥使一

拥而上，先将妇人捉住，那男子见了不知所以，扔下弓，慌忙逃走了。

左儒认为二物都和谣言相和，而且卖箭袋的还是一名女的，便隐下男子不奏，单奏妇

人违抗王命造卖禁物，周宣王急于解除不吉之兆，下令将妇人处死，又将弓矢之物焚烧，

以儆他人。

且说那妇人的丈夫独自逃走，不知道自己犯了哪条王法，他也不回家，为了打听妻子

的吉凶，在离城十里之外的地方住下，第二天早上到城外打听消息。

只见城门口贴着一张白纸，许多人围着看。那妇人的丈夫不识字，便向人询问，一老

叟叹口气说：“你这外乡人不知，只因近日城中流传了一句童谣：月将升，日将没；橜弧

箕箙，几亡周国。’所以国王下令禁卖弓矢，违者斩首。那妇人不知此事，偏偏进城卖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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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被抓住处死，哎！惨啊！”

说完，老叟摇头而去。

妇人的丈夫听说妻子已死，独自来到旷野哭了一场，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约走出去十余里，来到了清水河畔，远远望见一群鸟在岸边飞叫，逐而不去。那男子

大惊，心知有异，便向岸边奔去。只见众鸟衔草席，奋力向岸上脱。

男子赶走群鸟，将草席拉上岸，打开一看，见席内包着一刚出生不久的女孩。

他用身上的外衣包上女孩，心想：我在此已无立脚之地，妻子含冤而死，说不定朝廷

也正抓我，如今孤独无依，不如将这女孩养大，将来也会有靠。想罢，便抱着女孩离开故

乡，到褒城投奔亲友去了。

美女换父

褒城是夏朝的国都，周朝时是褒国，也正是此女孩的传奇地，卖桑弓的男子抱着女孩

一路上乞讨，来到褒国，到了褒国后父女俩没有生活上来源，女孩没有奶吃，那男子东讨

西要为女孩将就一口活命的饭，女孩每日啼哭，眼看命将不保。

一日，卖桑弓的男子抱着女孩到一家乞讨，不料此户人家刚死了出生不久的女儿，母

亲正为丧女而悲伤，丈夫心里也不愉快。

正在此时，只听门外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是来讨饭的，女人的丈夫没好气地说：

“去去，到别处要去，我家没有。”

说完使劲一关门，卖桑弓的男子后退慢了，被门撞倒在地，他怀中的女孩受了惊吓，

大哭起来。房中的女人听门外有孩子的哭声，急忙冲到门外，见一个乞丐怀抱着一个小女

孩。

不知是做母亲的本性，还是因为上天的有意安排，那女人不顾一切地从卖桑弓的男人

怀里抢过孩子。那女孩到了她怀里立刻止住了哭声，亲昵地依偎在她的怀里。

那女人一见女孩倍感亲切，立刻将女孩抱回屋去，解开怀中的扣，将女孩喂饱。

卖桑弓的男人见女孩吃奶后甜甜睡去，便上前去要女孩，那女人竟不愿意送还。女人

的丈夫只好上前开口道：“请问老哥家住何方？为什么一个人抱着孩子讨饭？”

卖桑弓的男子将经过仔细地说了一遍。

那男人听了十分同情，自我介绍说：“在下姓姒，名叫姒大，室人刚刚生下一女，不

幸却夭折了，方才正在房内哭泣，在下心情不好，多有得罪，老哥如果同意，此女可放在

我家抚养，老哥的生活在下帮助安排。”

卖桑弓的人正为无法养孩子发愁，见姒大夫妇愿意帮助抚养，真是求之不得，立刻同

意。姒大夫妻大喜，不仅让其住下，还送他不少的东西。

姒大夫妻收养了女孩，满心欢喜，给女孩取名叫褒姒

转眼间褒姒长到了十四岁，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少女，她瘦高的个子，皮肤雪白，眉似

远山，口如樱桃，腰如杨柳，眉眼中透出一股灵气，真是谁见谁爱，姒大夫妻与卖桑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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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如掌上明珠。

褒姒性格好动，对花啊，蝴蝶啊十分喜爱，每在花园中留连。

一日，褒姒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褒姒便去捕捉，可却扑不到，便一直追出家门。

由于一心追赶蝴蝶，不小 与一行人撞了个满怀。

此人被撞后大怒 此人满腔的怒火立刻化，刚要发作 见眼前乃是一美丽无比的女子

为乌有。他仔细打量褒姒，发现此女虽为村女，但却有倾国倾城之貌，虽是小家碧玉，但

却有一种难以掩盖的高贵气质。

褒姒撞了人自知有过，急忙上前赔罪道：“褒姒冲撞了大人，多有冒犯，小女子赔礼

了。”

说完深深一揖。

此人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褒姒刚要再说什么，只听院内喊“：姒儿，姒儿。”

褒姒一笑，又对此人做了个万福，退回院内去了。

各位，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褒国国君褒珦的儿子褒洪德。

褒洪德本是褒国世子，为何到褒国城都郊外来？

原来纪元前七八二年，周宣王姬静去逝，他的儿子姬宫涅继位，史称幽王。取申国国

君的女儿为王后，不久生下太子宜臼。

宣王后姜氏由于悲痛太过，很快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幽王豪无悲伤之感，反而觉得

去了一块心病。从此后原形毕露，每日与群小狎昵，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申侯乃是其岳父，不忍心看着周王朝衰败，多次到宫中劝谏，劝幽王以国家社稷为

重。可是幽王只回说一句知道了，事后仍然如此，申侯无可奈何，只好上本求归。幽王正

烦他喋喋不休，见了本章也不挽留，下诏让申侯回国去了。

也许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等老臣相继过世，幽王又用虢公、祭公、尹球为

三公，三个人皆是谗谄阿谀的小人，逢迎幽王，察言观色，投幽王所好，幽王从此更不把

朝政放在心上，每日与酒色歌舞为伍。

太史伯阳父见幽王如此荒淫，心中忧苦，与大夫赵叔带在朝外相商，伯阳父以商亡的

教训喻及当今，赵叔带乃一忠臣，便怀着一腔忠义之心进谏。

恰好此时泾、河、洛三川大地震，岐山守臣上表章申奏，幽王不以为然，反而令左右

为其广选民间美女，以充后宫。

赵叔带见幽王如此荒唐，上表道“：山崩 竭，其象尤如脂血俱枯，乃国家不祥之兆，

陛下应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消弥天变。如若一味以酒色为重，必危社稷。”

虢石父怕危及自己，上奏硬说：“赵叔带素有慢君之心，周定都镐京，岐山早已弃之，

与国家的存亡无关系。赵大夫危言耸听，借机诽谤，望吾王明察。”

幽王见了赵叔带的表章早已是满肚子的气，正愁没有借口逐他，见了虢石父的表章大

悦，便诏免了赵叔带的官，逐归田野。

赵叔带被逐时，正值褒国国君褒珦入朝，听说赵叔带被逐，慌忙入朝劝谏。幽王见褒

珦来谏，开门道“：褒侯可是为那赵叔带一事而来？”



第 10 页

褒珦道“：正是。”

幽王道：“赵大夫轻慢于朕，不配立于庙堂上之上，故而逐之，褒君不必启奏。”

褒珦也是一代忠臣，明知幽王不会听，仍然奏道：“大王不畏天变，将贤臣免官驱逐，

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臣以为⋯⋯”

幽王见褒君之言比那赵叔带之言更不入耳，立刻大怒，未等褒珦的话说完，便吼道：

“住口！逐走一小小赵叔带便社稷不保，那么朕难道不如一小小大夫吗？你明明是借

机压朕，较慢于朕，朕岂能容你！来人那！将褒珦囚于狱中，看朕的江山能否灭亡。”

从此，朝中再也没有谁敢来劝谏，言路已绝。褒珦的儿子褒洪德为了救父亲出狱，四

处奔走，三年来竟毫无结果。如今他心已冷，便无可奈何地到处闲步，不知不觉踱到了郊

外，被褒姒撞了一下。

刚要与褒姒搭话，不料褒姒转身入院去了，褒洪德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僻野乡村

竟有如此美色。”

美色、美女，褒洪德不由得想到了幽王四处选美女的事，心中不觉一亮，暗想：父亲

被囚在镐京狱中，三年未归，自己虽然想尽办法，却不能打动幽王的心，此女乃独一无二

的绝代佳人，幽王又是一位沉于酒色之中的昏君，见了此女定会动心，若将此女献给幽

王，一定能够救出父亲。

褒洪德决心已定，于是向四邻打听此女的姓名，可否婚配。

事情说来也巧，那褒姒虽然到了婚嫁的年龄，由于父母爱之过深，再加上住处偏僻，

虽然姿色过人，却无人聘定。

亵洪德了解了情况，便不再散步，急匆匆赶入城中，进见母亲。

褒母见儿子刚刚出府，又匆匆地回来，开口道：“我儿说是出城散心，怎么这么快又

回来了？”

褒洪德道“：母亲，父亲有救了。”

“什么？我儿三年营救不成，今日何出此言？”褒母道。

褒洪德道：“母亲，当时父亲因直谏而被囚，并非犯有不赦之罪。现在天子荒淫无道，

不断向民间征访美色，以充后宫。儿若能找到一绝色女子献上，父亲便可出狱。”

褒母叹气道：“我褒家世代忠良，从不为奸邪之事，幽王好色，为臣子的要劝谏才是，

怎么反要助纣为虐。”

褒洪德道：“儿自知此行不忠，然而非此救不了父亲。何况幽王乃一代暴君，周朝的

气数已尽，满朝无敢言者，虽然此举不当，可是儿也顾不得许多了。”

“也罢，既是无可救药，也只好如此了。但不知这绝色女子到哪里去找？”褒母问道。

褒洪德道：“儿正为此而回城，方才儿在郊外散步，遇见一美貌女子，绝色非常，乃

是乡民姒大的女儿，现已十六岁，如果将其献于幽王，再带上金帛，求幽王宽放父亲，没

有不成之理，此乃散宜生教文王出狱之计。”

“好，如果此计可行，财帛有何可惜，我儿可速办。”褒母道。

褒洪德征得母亲的同意，携金银布帛亲自来到姒大家中。

姒大见太子来到家中，尤如褒君亲临，大礼相迎 不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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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洪德道：“访得姒家有一绝色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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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女道：“你姿色过人，幽王一定会喜欢你的，不必害怕，快快进殿吧。”侍女用手一

推，褒姒无奈，只好大着胆子向两边站满文武百官的大殿走去。

幽王远远望见殿外随着一声传宣，走来一位妙龄少女，只见她缓缓地向殿上走来，风

儿吹起宽衣大袖，随着她一起一伏的脚步舒展，就像九天仙女下凡似的。

褒姒来到殿上，又缓缓下拜，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落在阶下，文武百官都屏住呼吸，

似乎是不忍心将它吓飞。

只听褒姒娇声道“：民女褒姒叩见幽王陛下，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幽王听了这一声，心中顿时觉得像灌满蜜糖一般，舒服极了，急忙道：“平身，抬起

头来。”

“谢吾王。”褒姒道。

于是，褒姒慢慢地抬起头来。目光直视幽王。

幽王仔细一看，只见褒姒两目含珠，面如白雪，眉似远山，鼻若悬胆，口若樱桃，顿

时觉得光彩照人，满殿生辉，幽王心中大喜。

暗想：朕近年来虽然四方贡女不绝，可是论美貌都不及褒姒的万分之一，真是用尽天

下关于形容美女的词汇，也难以描绘出褒姒的美貌，说她闭月羞花不为过，说她沉鱼落雁

也不足恰当。不知朕何时修来的福气，能得她来陪伴，平生之愿足矣。

幽王只顾贪看褒姒的美色，忘了殿下的文武群臣。

褒姒见幽王死死地盯着她，知道自己很中幽王之意，惧怕之意顿消，胆子大了起来，

更加大方潇洒，幽王见了恨不得立刻将其拥入怀中。

虢公见幽王只顾贪看褒姒，不顾左右大臣，便出班道：“陛下，褒姒已在殿上，不知

吾王怎样发落褒珦？”

经虢石父一提醒，幽王才回过神来，开口道：“宫监何在？可将褒姒带到琼台沐浴更

衣候见，褒洪德进献美女有功，赦其父较慢君王之罪，放其出狱回国，仍为国君。不必进

殿谢恩，立刻回国去吧。”

你道幽王为何不让褒珦谢恩？不为别的，只因幽王急于到琼台与褒姒相会。

褒洪德见幽王放出父亲，欣喜已极，急忙伏阶道：“多谢陛下厚恩，臣代父亲拜谢吾

王了。”

幽王似乎已等得不耐烦，向殿下挥了挥手，转身进入后宫去了，值殿官只好宣布退

朝。

幽王回宫后直入琼台，褒姒刚刚出浴，幽王便闯了进来，只见褒姒满身香气，面带水

珠，恰似一朵出水的芙蓉，美艳绝顶。幽王见了难以自持，急忙上前抱入怀中。

褒姒虽然已十六岁，但却初入风月，心中未免有怯意，被幽王抱在怀中，又喜又惊，

身上不觉微微颤抖。

幽王道：“美人不必害怕，从今以后一切由朕做主，这高大的琼台和无数的宫女都归

你支配，你就是这宫殿的主人了。”

褒姒双目含情地望着幽王，要跪下谢恩，被幽王紧紧搂住，说：“美人不必多礼。”

幽王被褒姒如火的情目一看，再加上那少年的胴体传给他的温情，好色的幽王早已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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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魄散，挥手令宫女们退下，脱下褒姒的浴衣，少女那美丽的胴体显露在幽王面前。

幽王用手抚摸着褒拟雪白如脂的肌肤，春意荡漾，急忙将褒姒抱到宝床上，尽情云雨

一番，真是如鱼得水，其乐无穷。

从此之后，幽王与褒姒形影不离，每坐必叠股，行必并肩，饮酒必交杯，食必在同一

器中，一连十日不朝，群臣在朝门外望眼欲穿，无论什么紧急军国大事，幽王一概不问，

好像是只要他一离开褒姒，褒姒就会飞走似的。

褒拟人宫乃是幽王四年的事，古人有诗为证：

选得美女名倾城

乡女一越入龙床

风流天子宠美色

不知龙涎已伏殃

且说幽王自从纳褒姒三月有余，每日不是与褒姒饮酒作乐，便是看褒姒跳舞。

这褒姒也真是一尤物，专门会取悦幽王，她不仅恣意与幽王做情，有时也用琴棋书画

为幽王解闷，幽王在褒姒身边便觉得愉快，她举手投足都令幽王动情。

所以三个月来幽王足不出琼台，不仅不上朝理政，就是申后宫中也不见踪影。

申后见幽王三月不见，不知为何，立刻派人打听消息。

一会儿宫人回宫禀报：“启奏娘娘，幽王三月前得一美丽女子，传说其美貌惊人，幽

王与其居于琼台上，已三个月没下琼台了，不仅娘娘见不到王爷，就连群臣也每日在朝门

外盼望。”

申后听了不胜恼怒，心想：我倒要看看此女是何模样，幽王不来见我，我何不亲往琼

台一探，看幽王怎么解释。

申后主意已定，一日领着众宫娥来到琼台。申后也不令人去通报，直闯寝宫，只见幽

王怀抱褒姒，一只手在她身摸弄，褒姒双手搂着幽王的脖颈，两个人正在嘻嘻弄情，申后

见了心中更加气愤，对着褒姒喝道：

“何方妖女，敢到此惑乱君王！”

幽王见申后满面怒气，唯恐申后动手，伤害褒姒，急忙将其放下，用身体挡住，代其

回答说：

“这是朕新娶的美人，名叫褒姒。因为尚未给封号，故而暂时未朝见你，爱妃不必发

怒。”

申后骂了一顿，含愤而去。幽王这才松了一口气。

褒姒见不可一世的幽王对此人也让三分，便惊问道“：这是什么人？”

幽王回说“：此乃王后，汝明日可去谒见。”

褒姒听了也不回答，心想：没想到王后的位置如此高贵，宫中除了幽王，谁人可与抗

争，若是我能做王后，看谁还敢来管我。

次日早晨，幽王被申后一闹，忽然想起自己已三个月未上朝，自知理短，便整衣上

朝，临行时对褒姒说：

“美人，朕上朝去了。美人梳装后应去谒见王后，免生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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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随口称是，但却不去谒见，心想：只要有陛下爱我，王后又能将我怎么样。前日

她当众骂我妖女，我岂能朝见她，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褒姒仍不去见王后，而是到后花园抚琴去了。

幽王下朝回来，寝宫中不见了褒姒，忙问宫女，才知褒姒在花园抚琴，便一直寻到花

园。远远听见一阵动听的琴声，幽王似乎从来没有听到如此动听的音乐，只觉自己仿佛置

身于瑶台之上，有飘飘欲仙之感，那褒姒高挽云髻，身着彩衣，那彩带随风飘动，令幽王

魂牵梦绕，他紧走几步来到褒姒身边，一把将其搂住。

褒姒此举本来就是取悦幽王，巩固被宠地位的一着，见幽王果然神魂颠倒而来，使搂

住幽王撒娇道：

“陛下，你吓死臣妾了。”

然后拉过幽王的一只手按在心口，说“：臣妾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幽王见了褒姒的娇态更觉动心，抱着褒拟两个人搂得紧紧的，肉体的传导，两目相

撞，褒姒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幽王，已经毫无初入宫时的羞怯，代之而来的是无边的欲

火，幽王被褒姒的柔情溶化了，他忘了自己身置何处，也顾不得天子的尊严，不顾一切地

扑到褒姒身上，解开下衣，就在花下云雨起来。此时的褒姒更不是初涉风月，她多次受到

幽王雨露的浇灌，情更浓，欲火更盛，她决心让幽王只爱自己，忘掉宫中的三千粉黛，也

包括申后在内，必要时自己取而代之。

于是，她 意迎合幽王，使其尽情，使每一次欢爱都令其难忘。

须臾，幽王雨住云收，两个人整衣而起，褒姒为幽王服正头冠，幽王为褒姒梳理散

发，两个人相视而笑，幽王道：

“爱妃，朕方才听见你抚琴，音律悠悠，动人心魄，朕有如入仙境之感，可否再为朕

抚上一曲？”

褒姒道：“臣妾技疏学浅，只要陛下爱听，臣妾愿意效劳。”说罢边抚边唱道：

“云飞扬兮上九霄，瑶台仙子兮望情郎，花阴月下兮诉衷肠，爱心无限兮意长长。恨

不平兮美人如林，欲独得爱情兮不知何方？”

幽王听了褒姒的歌，知其表达对自己的感情，担心自己移情他人，便笑道：

“美人何必忧虑，自爱妃入宫后宫中嫔妃失色，唯爱妃令朕心中难舍，朕发誓，除爱

妃外，朕不再爱其他美人，绝不食言。”

褒姒听了大喜，急忙跪地道：

“臣妾乃一乡村女子，能得到君王如此爱宠，真是三生有幸，臣妾终身服侍君王，决

无二心，否则⋯⋯”

幽王见褒姒要发誓，急忙捂住她的口，说道：

“谁要你发誓，朕只要有你陪伴便心满意足了，没有它求。”

从此幽王每月上两次朝，下朝便直入琼台，与褒姒卿卿我我，花阴月下，形影不离。

两个人如胶似漆，爱意绵绵，直把申后冷落一边。褒姒不去谒见，幽王也不去探望她，每

日独守空房，凄凄凉凉。

自从那日见了褒姒，申后自知其貌难以与她比较，吸引不了幽王，便每日唉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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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泪洗面。

愚戏诸侯

申后因遭到幽王的冷落而悲泣，每日以泪洗面，宫娥们再三相劝，仍不能解其忧。

一日，申后对镜梳妆，想到褒姒未入宫时幽王虽然也有众多美女，然而幽王对自己仍

然是有情有意。如今褒姒入宫，不仅三千粉黛被冷在一旁，就连自己也被抛在一边。

心想：自己乃是申国贵主，六宫嫔妃皆由自己掌管，褒姒不过是一乡人之女，竟不把

自己放在眼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想着想着不觉又流下泪来。

正在此时，只听见宫娥来报：

“启奏娘娘，太子在殿外候见。”

申后听说儿子来了，一颗冰冷的心更觉委屈，泣道：“快宣。”边说边拭干眼泪，整容

出迎儿子。

太子宜臼来到殿内，伏身下拜道：

“儿臣拜见母后，愿母后千岁，千千岁。”

申后上前扶起太子，说：

“吾儿平身，快快起来说话。”

太子道一声：“谢母后。”然后站起身来。来到申后面前，问寒问暖。见母后满面愁

容，颊上还有泪痕，眼光凄凉，似乎有许多委屈，便开口问道：

“母后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

申后见儿子询问，立刻禁不住流下泪来，太子大惊，追问道：

“母后有何委屈，可对儿臣一叙，儿臣愿为母后分忧。”

申后哭道：

“我儿不知，母后虽然身为六宫之主，怎奈如同虚设，你父王贪恋美色，后宫美女如

林，还不断向民间征选。前不久褒国又献一名美女，名叫褒姒，其貌天下少有，深受你父

王的宠幸。你父王全不顾嫡庶之分，如今三月不上朝理政，更不到宫中相见。那女子倚仗

你父王的宠爱，见了我也不起身迎接，更不到正宫朝见，不把为娘放在眼里。此人将来如

果得志，我母子必无立足之地，故而在宫中独自悲泣。”

说完又讲了自己闯入琼台之事。

太子听了大怒，道：

“母后不必悲伤，此事不难，儿一定代母后出气。”

申后道“：我儿不可莽撞，以免招无端之灾。”

太子道：

“母后不必害怕，一切有儿臣承担。臣儿推算明日乃朔日，父亲一定会上朝听政，母

后可派宫人前往琼台，采摘园中花朵，那贱婢必出台观望，待孩儿将其毒打一顿，替母后

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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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后自知此举不妥，便再三阻拦，不料太子怀恨在心，申后百劝不允，出宫去了。

次早，太子侦知父王上朝去了，便带了宫人十名，来到琼台之下，也不问三七二十

一，将园中的花朵乱摘。

琼台中的宫人见有人践踏花朵，上前拦阻道：

“此花乃万岁爷栽种给褒娘娘看的，你等休得乱搞，其罪不小。’

这边的宫人理直气壮道：

“我等奉东宫之命，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你等是什么人，竟敢阻拦？”

两边宫人的喧哗声惊动了褒姒，她便亲自出来，见园中的花被随意采摘，心中大怒，

正要兴师问罪。

太子躲在暗处，见一绝色女子从宫中走出来，宫人又七口八舌地向她告状，知道此人

便是褒姒，便冲到褒姒面前，也不问话，上前一把抓住云鬓，举手便是一拳，狠狠向褒姒

打去，口中骂道：

“贱婢，你是何方妖物？有名无分，也要封为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便让你认识我的

利害。”

骂完，太子宜臼抬手又是几拳。琼台中的宫人怕幽王降罪，一齐给太子跪下，高声叫

道：

“太子饶命，请太子殿下万事看在王爷的面上，千万不要伤了褒娘娘的性命，奴婢吃

罪不起。”

说完众宫人跪下叩头不止。

太子也怕伤了她的性命，无法向父王交待，见褒姒头发散乱，身上已有伤，心想母后

之气已出，便停住了拳头，退出琼台。

褒姒突然被打，浑身伤痛，也不跪下向太子请罪，含羞忍痛回到宫中，听见宫人求饶

的话，已经知道是太子替母亲出气，眼中流下泪来。

宫人一齐上前劝解道：

“娘娘不必悲伤，一切自有王爷做主。”

宫娥的话音刚落，只见幽王退朝，来到琼台，见褒姒两鬓蓬松，满面珠泪，大惊道：

“朕已上朝回来，爱妃为何还不梳妆？”

褒姒见幽王询问，一头扑在幽王怀里，放声大哭。

幽王道“：朕离开爱妃仅一会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如此啼哭？”

褒姒哭道：

“陛下，为臣妾做主啊。方才陛下出宫早朝，太子领人到台下摘花，贱妾刚刚走出宫

去，又没有说什么，太子见了贱妾冲上来抓住毒打，若不是宫娥苦劝，妾之性命休矣，望

吾王替臣妾做主。”

幽王听了心中明白，知道此事由褒姒不去朝见申后引起的，便道：

“爱妃，朕早已让你去朝见申后，这是宫中的尊卑礼数，你迟迟不到正宫朝见，这才

引出太子为其母出气，说来爱妃也有不是。”

褒姒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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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妾不去朝见正宫并不是不遵宫礼，而是因为臣妾由乡村初入王宫，心中惧怕，所

以不敢独自朝见王后，王后何必如此挑礼。想来总是因为陛下宠爱之故，那申后心中忌

妒，这才毒打臣妾，陛下不为臣妾做主，反而替太子开罪，臣妾不如死了，省得受人之

气。”

幽王见褒姒哭得可怜，心中痛惜，不住地安慰。

褒姒又道：

“依臣妾想，只要大王爱妾一天，太子与申后必然不会放弃对臣妾的报复。臣妾一人

死不足惜，只是自从蒙大王宠爱，臣妾怀有大王的骨肉已有两个月了，求大王放臣妾回褒

国，以保我母子的性命。”

说完哭得更加可怜。

幽王心痛不已，心中也对太子有不满之意，忙安慰说：

“爱妃不必过忧，只要有朕在，看谁还敢打你，定斩不饶。今日之事朕心中有数，自

会有令你满意的处理。”

幽王当日便降旨东宫：

太子宜臼，蛮横无礼，不能孝顺长辈，无理取闹，暂时发落到申国，由申侯代为教

导，以观后效。

东宫的太傅少傅等官一并削职。

太子见了父王的旨意心中不服，知道是褒姒唆使，欲入宫申辩，幽王自知处理不公，

但是为了褒姒只得如此，便吩咐宫门卫士不许放太子入宫。自己不听其申辩，也不准与申

后见面，令其即日起身。

太子这才明白母后不准其莽撞的原因，如今自己被父王赶往申国，宫中留下母后一

人，不知日后会如何？太子跪在宫门口，遥望深宫，向母后挥泪叩别而去。

申后很久不见太子进见，便向宫人打听，这才知道太子因为替自己出气，打了褒姒，

触怒了父王，被贬到申国去了。

从此，申后更加孤单，幽王足不入宫，申后心中更加孤苦，终日思儿怨夫，悲泣不

止 。

褒姒见太子被逐，心中暗喜，知道申后已无法整治自己，于是每日安心保养，只等孕

满十月，再做打算。

幽王每日仍然与褒姒饮酒作乐，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有诗云：

幽王宠美忘国家，

冷妻逐子贬忠良。

日后引来无情火，

镐京盛景付东流。

不说太子到申国后如何，且说褒姒，怀胎十月，生下一子，幽王爱如掌上明珠，取名

曰伯服，心中产生了废嫡立庶之意，怎奈太子与申后并无失德之处，只好打消念头。

一日，幽王上朝，褒姒独自留在宫中，她望着身边的幼子，不禁想起了太子宜臼。太

子啊，太子，将来不就是周天子吗？一种念头顿时闪人脑海，心想：宜臼能做太子，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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